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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坤

早在唐朝，便有诗言“早知潮有信，嫁
与弄潮儿”。那什么样的弄潮儿当立潮头？
什么样的弄潮儿值得“追”？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或许在

激情地投入时，都要保持一分风正潮平冷
眼观的清醒。
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近

些天一些所谓的“流量”明星接二连三“塌
房”，触犯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引起社会
的关注；把婚姻当交易的“高质量男性”之
争更如沉渣泛起。“流量”不等于正能量，
“饭圈”不能变成怪圈，“玩弄人生、圈钱圈
情者”绝不配“弄潮儿”的称号。
当潮水退去，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

海胸襟、似水柔情、弄潮标杆——日前，一
位身患重症肌无力的和田姑娘戳中了无数
人的泪点，更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这个名
叫苗彦彦的28岁姑娘，在众筹治病两年后
退还了3565位好心人的捐款。她的故事并
非感天动地，却以道德的力量标注了人性
的高度。
据《新疆日报》报道，苗彦彦16岁被确

诊为重症肌无力并逐渐丧失语言功能。12
年间，她没有埋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一边与
病魔抗争，一边无声地奏响生活的强音。20
岁起，她就开网店卖新疆特色农产品自力
更生，并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在朋友圈
里晒晒古风古韵的美照。即使翅膀断了，心
也要飞翔！面对人生的挫折，苗彦彦的乐
观、坚强，令人泪目心疼，更让人赞叹钦佩。
看起来苗彦彦的人生已经足够励志

了，但是故事的高潮源自一位好心人帮她
发起的众筹。2019年，苗彦彦在治病途中
突然呼吸衰竭，一次众筹帮她脱离了危险。
当时还在病床上的苗彦彦表示“这钱我一
定要还”。时隔两年，也就是今年的8月9
日，苗彦彦用拖着病体赚来的12万元向给
她众筹的3565位好心人发起了退款。身处
困境，却不顾影自怜，苗彦彦用超乎寻常的
顽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更用一种执著甚
至执拗的方式表达着内心深深的感恩。
⋯⋯
互联网如任人遨游的大海，潮起潮落

是正常的。有时候因为风气不正而“撕裂”
的“浪潮”“饭圈”是虚幻不真的，但不少人
却信以为真、错选邪道。
日前一条互联网大海中有关“微博”的

新闻就令人警醒：仅仅今年5月至今共清
理涉及“网络互撕谩骂”的微博近2万条，
处置违规账号2880个。
我们平时浪费了多少精力、财力和心

力，在一些无聊的“互撕谩骂”或者围观“互
撕谩骂”中，甚至常常陷入被金钱操控的游
戏中，不可自拔。
比如《中国慈善家》曾经详细披露“饭

圈”背后那些资本操控的真相。在查看某位
明星后援会发布的宣传文案后发现，这份
“饭圈”文件规定，如果集资目标未达成，将
对粉丝作出惩罚。其中一项处罚是强行要
求每位后援会的粉丝拿出2.22元，以集资
为偶像加大宣传力度。
有媒体用“撕”与“黑”两个字锁定“饭

圈”某些怪象：组合中不同偶像的“唯粉”对
峙，影视剧男女主的粉丝撕“番位”，控评、
屠版、互踩、挂黑、集体人肉、网络恐吓⋯⋯

“饭圈”互撕不仅吞噬了青少年群体的精
力，更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当流量不能用于正途，当潮流把人引

向邪道，这个社会某些方面的“风气”可能
出问题了。特别是在社会越来越离不开互
联网的今天，风气不正的恶果，不仅仅是无
端生事掀恶浪，更主要的是将一代新人引
向不归路。艺有术，道有德，那些标着“明
星”称号无术无道的泳者，更是成为游向不
归路的推波助澜者，与真正的弄潮儿大相
径庭。
风正潮平冷眼观，热衷和沉迷于“流

量”大潮中划水的明星终究只能是一颗“流
星”，“流量”退潮后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
而“流量”回归正途后，社会也越来越呼唤
真正的“慈善公益”的回归，需要出于自愿
原则的“第三次分配”浪潮，需要相关的一
些制度和政策配套保障。
风正潮平冷眼观，不能再肆无忌惮地

借互联网潮涨潮落扭曲了“风气”。不能让
“偶像的脸面，靠粉丝的钱来撑”，不能让那
些失去道德底线的人在“慈善公益”幌子下
有空子可钻，不能让本应传递真爱的“社交
媒体”，成为滑向怨恨社会与丑化真情的
“放大器”。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泳者，只向

外看就在梦里，若向内观就会醒来，无论惊
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只要能保持内心的
那份定力和单纯，坚持不懈地逐浪击涛，就
不会失去方问、溺水而亡。
这是对真善美的向往追求，是对简单

生活和常识的回归，是对迎难而上的正确
人生态度的选择。托尔斯泰说，“当苦难来
访时，有些人跟着一飞冲天，也有些人因之

倒地不起。”困难也是一块人性的试金石，
在当下依然严峻的抗疫等斗争中，我们一
方面不能畏惧困难，另一方面还要珍惜感
恩、团结奋斗。
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因为还有那么

多负重前行、爱国敬岗、奉献爱心的同行
同游者，即便本是中性词的“饭圈女孩”
等网民，自发组织起来在线上线下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志愿爱心服务工作，等等，也
都是充满正能量。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
狂沙始到金。
用道德的力量标注人性高度。晓事明

理、自强不息、一诺千金、知恩感恩——
在重症肌无力姑娘苗彦彦的身上，柔弱的
身躯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身边
还有许许多多随时可以学习的精神标杆和
力量。
8月21日，中国残奥会代表团田径、游

泳、自行车、轮椅击剑、盲人门球等多支队
伍纷纷在驻地、比赛场馆内进行赛前训练，
积极备战将在两天后开幕的东京残奥会。
看到“单腿骑士”梁贵华在以坚强毅力

进行专业自行车训练，就想到他说的话：
“我们不能改变命运给我们的不幸，但我们
可以改变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一点，乐观一
点，生活的路可以更宽广。我只有一条腿，
但是我与你们一样，坚强地站着。”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有千千万万坚

强奋斗的弄潮儿。只有保持对理性的尊重、
对岗位的敬畏、对人民的真诚，我们才能真
正返璞归真，沉下心来打磨好手头每一项
工作、每一个作品，才能真正做风清气正的
弄潮儿，发出属于强国一代弄潮儿的呐喊：
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

风正潮平冷眼观

□ 曹 林

你想象过这种情形吗？当你看到一个
小女孩身临险境，紧急之下，冒着种种风
险救了这个孩子。救人视频传到网上，有
人不仅没给你点赞，还阴阳怪气地骂你救
人的姿势不对，手不能那么放，手放在那
个部位，是不是想揩别人油啊？面对这种
质疑，你会怎么想？
安徽淮南的高先生就遇到了这种质

疑。近日，一名女童不慎头部卡入小区
铁门空隙中，进退不得，路过的高先生
询问情况后，托起女童的一条腿，将她
以平躺的状态穿过铁门，助其脱困。他
担心别人误解，还让旁边的孩子拍下这
个过程。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却引发
争议，有人批评他救人时的动作不妥
当，手部靠近女童隐私部位。“救人是好
事，手确实应该把双腿抱起或者下来一

点都好，否则真的容易引起误会。”高先
生很委屈，说自己也有儿女，救人时哪
会想那么多。
很反感这种争议和评论，不仅反感其

角度的阴暗，更担心对人心的败坏。人的
心灵要自私冷漠、不明是非到何种程度，
才会这样苛求一个救人者。当好人善行受
到这种恶评时，人们之所以愤愤不平，主
要是一种对好人的亏欠感，对不起，竟让
做好事的人受委屈了。不怕这种阴暗和冷
漠，毕竟只是极少数，人们害怕的是，这
种冷漠刺痛人心所带来的委屈感，好人反

遭恶评，会让更多的人心安理得地冷漠。
让受委屈的好人心理强大一些，不必介意
那些恶评，这种话总是那么无力，为什么
总要让好人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他们流
汗流血之外还要流泪？
让人掂量救人风险，以什么样的姿态

救人，救不救人，救人会有什么样的后
果，这个掂量的过程，就是一个让人心变
得麻木和冷漠的过程啊。人们担心，当自
己遇到风险需要求助时，路人会有种种顾
虑而不敢出手。当自家老人和孩子遇到危
险时，身边都是冷漠的目光。这就是人们

为什么痛恨那些恶评的原因，纷纷出手谴
责那些冷漠的言论。有的说，心里是脏
的，看什么都是脏的。有的说，紧急情况
下，任何姿势都是正确的。这是在救人，
又不是玩游戏。
说得好，不为好人撑腰，就配不上拥

有好人的善行。好人，只要负责做好事就
行了，其他的留给舆论，营造一种让好人
无后顾之忧、让好人不受委屈的友好环
境。这个救孩子的高先生，救人时之所以
让旁边的孩子拍下过程，可能就是有某种
担心，看过那些“救人反遭诬陷”的寒心

新闻，冒着风险伸出了援手。没想到，拍
了视频，还是被质疑了。不能让这种本就
小心翼翼的善意，变得战战兢兢，从而
“以后算了”。
别小看这种恶评，虽然是极少数，但

却有强大的议题设置力、情绪干扰力和人
心败坏力，让人心无法释怀。钱钟书在
《围城》里有一段妙喻，他说：忠厚老实
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
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同样，像这种好人善事新闻后一两句阴阳
怪气的评论，伪装忠厚的恶毒，有着同样

的刺痛感，你越善良，越容易被这样的刺
给伤着。
多说几句。当下舆论场上有很多情

绪，感动的，震惊的，愤怒的，往往都
是正义凛然。要特别警惕那种站在安全
区域的闲人愤怒。一个人如果当时在救
人现场，身临其境，是断不会发出这种
质疑的，救人要紧，哪有心思想其他。
倒是身在安全区域的闲人，闲嘛，从不
同角度去打量，找那些可以体现自身智
商优越感、碾轧别人的地方。这些人
啊，只敢在安全的地方表演愤怒。稍有
点风险需要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别指
望看到他们。鉴别某种愤怒感或正义感
的真诚度，很简单，看需不需要承受什
么风险或代价。
真的良善，像那位高先生那样，有勇

气冒着风险去做好事。假的愤怒，就包括
在自己的安全区敲几行字，表达着迷人的
愤怒。

以什么样的姿态救人合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实习生 韦慧敏 栗伊琳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村小区，

居住的大多是安徽省邮电管理系统离退休

的老人。过去的 20年间，这个有着 750户、
2000余人的小区，已经有 41人进行了遗体
捐献登记，其中有 4人完成了捐献。

“你心好狠，连老伴儿都捐掉了”

邮电新村小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回忆

起各自签署协议的经历，都有共同的感慨：

“我们自己心里的坎儿好过，但年轻人那关

难过啊，子女的主，我们可做不了。”

“你心好狠，连老伴儿都捐掉了！”有段

时间，朱秀芳没少被“戳脊梁骨”，今年 76
岁的她回忆起十几年前的经历，依然止不

住流泪。

2007年，朱秀芳老伴陈清秀患上阿尔
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面对老伴表
现出的记忆力衰退、情绪焦躁不安，以及生

活无法自理，朱秀芳束手无策。

在医院里，朱秀芳偶然听到两个临床

实习生的对话，“今天的遗体解剖课你怎么

没去？”“这个课太抢手了，供解剖的遗体

少，报名的人太多了，我没排上队。”

意识清醒时，曾经是高级工程师的陈

清秀也表达了死后要捐遗体的想法。朱秀

芳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相约：“不用怕，我

也和你一起捐！”

两个女儿无法理解。有几天，朱秀芳干

脆躲开子女们，把自己关进厨房，假装听不

见她们的哭声和哀求声。

“妈妈，求求你，能不能只捐爸的眼角

膜？”女儿作出了让步。但朱秀芳的态度很

坚定，“不行，必须全部捐掉！”朱秀芳知道

得了老年痴呆症有多痛苦，她希望可以帮

助医学研究攻克难关。最终，女儿们都在家

属同意栏上签了字。

朱秀芳回忆，那些年，很多人忌讳这个

话题，认为死后要保留完整的身体，并没有

人对此进行宣传，大家害怕遭到“非议”。

2013年，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了，女
儿和女婿找到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

心，女儿们完成了父亲的遗愿。2014年，陈
清秀的名字被刻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专

为遗体捐献者竖立的纪念碑上。朱秀芳的

名字就刻在老伴儿名字旁边，死亡日期处

为空白。

1990年就从事相关工作的安徽省红
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

接受站副站长（以下简称“安医大接受站”）
付杰介绍，遗体捐献可供医学教学科研和

病理解剖，为临床治疗、预防提供基础数

据；将可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可以救助因为

器官衰竭而在黑暗中等待的人。“过去，由

于社会观念陈旧和宣传不普及等问题，很

多志愿者不敢说、也说不清自己签遗体捐

献协议的事。”

邮电新村的遗体捐献第一人是安徽省

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吴朗。2002年，吴朗
离世，遗体捐献给安医大接受站。送别了

老伴儿，吴朗的夫人马毅兴找到曾替吴朗

办手续的周凤翼，表示要捐献遗体。2006
年，包括马毅兴、周凤翼、吴荣坤在内，

小区 5人办理了捐献登记。怕邻里忌讳，
谁也没对外声张。

吴荣坤的老伴汪桂兰，一开始也犹豫

过，但两年后，她也办理了捐献登记。汪桂

兰登记后不久，她的同学孔令黄听说了，也

过来了解情况，并和老伴儿一起登了记。

“让年轻人明白这是伟大
而平凡的事”

有一天，朱秀芳戴着口罩去菜市场买

菜，有人拉住她问：“我看您眼熟，你是不是

上过电视新闻？你们捐遗体，政府给你们多

少钱，有什么好处？”

在朱秀芳看来，要想破解这个问题，只

有自己带头去做，做的人多了，就能影响更

多的人。

“做这个决定的初衷，一方面是受小区

老一辈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想减轻子女

为她操办身后事的负担。”今年 7月 1日，
小区居民、67岁的叶伟真签了遗体（角膜）
捐献志愿协议，叶伟真想着，这也算是自己

给建党百年献上一个小小的礼物。

当儿子知道叶伟真要捐献遗体时，她

已经把所有字都签完了。得知母亲以后连

骨灰都不留下时，一向沉默少言的儿子说：

“妈，在你的骨灰被撒掉之前，我得去抓一

把，装起来，留着。”

叶伟真在家填表时，恰好被正在上二

年级的孙女看见了。孙女疑惑地问：“奶

奶，你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人家？那你不就

瞎了吗？”

“奶奶走了以后，医生会把我的眼睛

给别的小朋友。一双眼睛能救好几个人

呢，你想想，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宝宝们，

或是因病上不了学的孩子们，他们多可

怜。”叶伟真向孙女解释。

这些年来，叶伟真一直想给后代做正

能量的榜样，她觉得，志愿捐献遗体就是

最好的言传身教。

叶伟真的母亲朱秀英看到电视新闻

后，心里打鼓：“人没去世就要捐了？我平时

连打针都害怕呀。”叶伟真赶忙和她解释：

捐献是人走后才进行的程序。朱秀英这才

安心，也决定捐献遗体。

在叶伟真看来，遗体捐献者是平凡且

伟大的。“其平凡在于，捐献者是普通的百

姓，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伟大在于，大

家是在为人类的医学事业进步作贡献。”

为发动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安徽

省红十字会启动遗体捐献宣传走进社区活

动，在邮电新村成立爱心社，很多老人成

了宣传志愿者。

82岁的爱心社带头人吴荣坤时常带
着一个宝贝布袋，里面装着邮电新村遗捐

志愿者成员资料。41位志愿者的名单占
满了两页纸，有 4位后面备注“已于某年
某月某日去世实现遗捐承诺”。

“登记填表需要 2张照片，我让他们
提供 3张。”吴荣坤说，自己也 80多岁
了，登记的人多了，不一定都能记住面

孔，自己留一张照片，能一一对得上，方

便联络。目前，吴荣坤已经协助了 12位
志愿者办理登记手续。他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到影响，认可、理

解遗体捐献这件事。

2016年 5月 13日，吴荣坤突然接到
志愿捐献者毛庆祥的儿子的电话，说他父

亲快不行了。吴荣坤赶来送老友最后一

程。他当场含泪拨打了安医大接受站的电

话，因为他知道“眼角膜不能等太久，要

在几个小时内取出”。

现在，41名登记的志愿者中，有 9对
夫妻，其他人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事、

朋友，有的是兄弟。其中年龄最大的周凤

翼 92岁，最小的张峰 50岁。张峰的哥哥
张彪于 2013年登记。两年后，张峰完成

登记。吴荣坤曾建议，这么年轻，要不要

等几年？兄弟二人都表示，“不用等，就

现在！”

“让捐献者活得更有尊严”

安徽遗体捐献工作始于上世纪 60年
代，但是此后的 40余年间，安徽省红十
字会只收到 7例捐献。
“如今，人体器官和遗体供需矛盾依

然严峻。现在国家的捐献率是百万分之

三，理想的数字应该是千分之一。”付杰

分析。目前，安徽全省办理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登记在 1万例以上，1200例捐献完
成。安徽的医学院校每年共需要 150-180
具遗体，但安徽平均每年只完成捐献 100
例左右。

“十几年来，通过政府努力、法律法规

完善、媒体报道，现在，老人们可以自豪地

说，我是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付杰也

呼吁，期待看到更多街道、社区支持这项工

作，这是一项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安徽省红十字爱心社志愿者服务队也

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捐献志愿者的故

事编排成小品、话剧。“每一次宣传活动

都能带动一次捐献小高潮。”吴荣坤说。

除此之外，志愿者的身体健康也需要

关注。付杰介绍，“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志愿

者生活得有质量，不是填完表就‘等死’。之

所以成立志愿者服务爱心社，就是让志愿

者们有好的身体和精神生活，发挥正能量，

宣传爱心事业。”此外，从志愿者登记到捐

献到火化再到安葬的各流程，相关部门和

机构都应做到严格化、规范化、人性化服

务，做好协调、沟通，不能造成家属、亲友之

间的矛盾。

吴荣坤发现，小区的这些老人们在一

起聊天时，不忌讳谈起生死，以及遗体的用

途。接下来，他们考虑的是集中居住、抱团

养老问题。“大家所理

解的人生，就是幸福

地活着，有意义地离

去。再说了，我们虽然

走了，但我们捐出的

遗体（器官），总会用

到有需要的人的身

上，他们会替我们生

活下去。”

合肥一小区41人登记遗体捐献

如何幸福地活着，有意义地离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在佛山理疗了 11个月，重症肌无力
患者苗彦彦该回家了，一切都在向最好

的方向发展，表情肌控制越来越自然，笑

容不再像面瘫，吞咽功能增强，精神状态

也不错。

从广东佛山到新疆和田，远隔

5000多公里。在南昌火车站转车时，
她突然被烟味儿击倒了，嗓子开始有浓

痰，像发烧。

那是 2019年 5月 17日，在南昌市致
青春青年旅社，苗彦彦把自己关在房间，

靠着外卖骑手送的化痰、退烧药熬着。她

不敢进医院，按照经验，去医院肯定要进

重症监护室，至少得准备 10万元，她没
那么多钱。

“我苦撑了 4天，没有进食，经常陷
入昏迷，到了 5月 21日深夜 2点多，我清
醒过来，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苗彦彦

立即给青旅老板林森微信转账 1万元，
这是她卖和田红枣和做理疗后剩余的全

部积蓄，请他打 120。
这是苗彦彦 26岁的人生中第五次

出现生命垂危了，16岁曾出现第一次危
象，17岁呼吸衰竭气管插管一个月、20
岁时两次咳血⋯⋯

第二次咳血住院时，苗彦彦笑嘻嘻

又耍赖地和爸爸苗书新说，“我下次要是

再生病，就不要再救我了。”她心想，一个

农民家庭，能拿出多少个 10万元呢，爸
爸没有能力再付医药费了。

林森第一次面对这么棘手的旅客，

眼前的女孩温柔安静，骨瘦如柴，呼吸困

难，交流只能靠她清醒时手机打字。医生

诊断为支气管扩张感染诱发重症肌无力

危象，呼吸衰竭病危。

在苗书新从新疆赶来之前，林森成

了全天候陪护，在医院抢救 3天，每次都
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那时，苗彦彦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

意识不清醒，虚弱到眼睛都睁不开，全靠

一口气撑着，有一次因为呼吸机故障，差

点窒息而死。为了帮苗彦彦一家挺过难

关，林森联系志愿者协助苗书新发起了

水滴筹捐款。

“一天我清醒了过来，爸爸把水滴筹

链接发给了我，我毫不犹豫地发到了我

的朋友圈，我知道爸爸已经山穷水尽了。

当时我就想着这个钱以后肯定要还的。”

苗彦彦说。

《彦彦你别离开爸爸妈妈，你一定会

战胜病魔》的筹款链接最终有 1366人转
发，3565位好心人捐款，共筹得 126482
元。为了对抗遗忘，苗书新把捐款人的姓

名和款额记了满满一本。

经过重症监护室 5次血浆置换，苗
彦彦逐渐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稳定

后出院返回新疆。

出院第四天，苗彦彦就投入了工作，

招募代理来一起卖新疆特产哈密瓜，当

时评价和复购率很高。给代理发一件哈

密瓜能挣 3元钱，零售一单能挣十几元到二
十几元，就这样慢慢攒钱。她不断地拓展业

务范围，在朋友圈售卖新疆特色农产品，把

红枣、香梨、沙棘、驼奶卖到全国各地。

“水滴筹的捐款，令我感动又焦虑忧

愁，感动于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我从小就特

别害怕亏欠别人，这一下欠了 3565位捐助
人和 1366位转发者的恩情，永远还不清，
我心里有一座山在压着，即使还了钱，恩情

是还不清的。”此后的每一天，苗彦彦都想

着还钱。

5次血浆置换又添了 2个新的并发症。
先是窦性心律过速，心跳常常 1分钟达 130
次，夜间心跳很快很累，极度疲惫却睡不着

觉；接着是低蛋白血症，她常常低血糖头晕

眼黑昏厥，只能躺在床上静养，在朋友圈发

广告、编辑文案素材、处理订单等。

那一年，苗彦彦还换掉了网名“故来相

决绝”，她那时认为：重症肌无力会威胁生

命，不知道活到哪一天，就要与亲人、与这

个世界诀别。病危期间改的新网名叫“瑾

容”，瑾是美玉般的品格，容是有容乃大，她

希望成为有德行有胸怀的人。

从此，苗彦彦的内心世界更宽广了。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怀抱生活，苗彦彦

开始观察一颗果实的成长、蚂蚁的群居生

活⋯⋯蚂蚁甚至成为她最喜欢的动物，“因

为无论你用手怎样阻拦它的去向，它都会

马上掉头另寻出路，从不放弃，勤奋不息，

是我学习的榜样。”苗彦彦说。

苗彦彦的病情总是反复无常，加重时，

手伸不直握不紧，连最基本的穿衣洗脸，解

衣服扣子、拉拉链、梳头都很困难。苗彦彦

说，只能忍耐并等候，别无他法，时间可以

让一切都过去。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几位老人，一位奶

奶推着轮椅上的满面愁容的爷爷，一个奶

奶怀抱着欢欣雀跃的孙子，两个同样不能

走路的人表情却完全不同。“那一刻，我领

悟到，处境并非决定我们幸福与否的绝对

因素，心态才是。”

谁能想到，一个不能说话的人，还曾经

组织过旅行团带团旅游呢。她还爱唱歌，曾

经梦想当歌手，小学时一放学，书包一扔，

坐在拖拉机上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唱会。她

热爱摄影、诗歌和有关美的一切。她认为，

美与爱是生命的意义。

为了选出最好的农产品，苗彦彦和爸

爸妈妈一颗颗地亲手挑枣，对顾客热情又

耐心。微信好友何叔年近五十，父母是支边

青年，他的童年在和田度过，如今格外想念

和田的草木人情。为了满足何叔的愿望，苗

彦彦特意寄了一杯枣树下的泥土。

2021年 8月 9日，苗彦彦申请了水滴
筹 126482元全额退款，将 3565位捐款者的
钱全部退还。

8月 17日，好友徐赛意外地收到了
1000元退款，他说，“一开始很惊讶，从来
没听过捐款还能退还，感到很温暖，但以我

对彦彦的了解，这就是她能够做出的事！”

当晚，徐赛给苗彦彦发了一条微信：

“我想，这应该是个好消息，说明你越来越

好啦！”

五次报病危的女孩
决定退还水滴筹捐款

心·观念

暖 心

暖 评

8月25日，北京丰台站高架车场，工人正在安装玻璃墙。近

期丰台站室内外装修施工已全面展开，计划于 10月初完工，车

站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据介绍，丰台站设计为地上四层、地

下三层。地面层为普速车场，地上 23米层为高架车场，是我国

首座采用高速、普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双层结构大型客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扫一扫 看视频

劳动者的身影


